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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抗战那些人那些事

本报深度记者
刘志浩 寇润涛

季羡林的“终天抱恨”

1944年8月6日下午，济南县
东巷南端一处小小的四合院内，
传来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声。

此时，被困于德国的年轻学
子季羡林还不知道，一个被他视
为“永世难忘的人”，已悄无声息
离开了人世。

38年后，季羡林在回忆录中
依然无限感慨，没能见这位先生
最后一面，“将为之抱恨终天”。

在那个交通不便、通信落后
的年代，这个人的去世，还是让济
南城里的人们暂时停下手中的活
计，只是靠着消息口口相传，济南
人自发排出几里长的队伍为这个
人送别。

即使过了很多年，当时壮观
的送葬场面，在逝者好友王祝臣
的儿子王恒的印象中，仍是“一片
白，满眼白”。

“他们才是真正有理想的一
代人。”多年后，这个人的女儿鞠
文俊用“为理想奋斗”来概括包括
自己父亲在内的一代学人。

这个人叫鞠思敏，生于胶东，
成名于鲁西北，穷尽一生都在寻
找救国的道路，与那个时代许多
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在

“教育”这片土地上，种下理想并
开始筑路。但在这条与理想有关
的路上，他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便
倒下了。尽管并非累死在讲台上，
临终之际，鞠思敏最放不下的还
是寄托着自己希望的学校。

战火频仍，更能深刻理解鞠
思敏的，并非当时尚年轻的季羡
林，而是鞠思敏的后辈、正谊中学
后任校长綦际霖。正是他，让这所
有着近代化基因的新式学校的

“香火”得以流传。
出身不同、经历各异的两个

人，因为一所中学而结缘。薪火相
传中，理想的光芒始终未曾磨灭。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相差15岁，
他们可以算是同一代人。

这是值得尊敬的一代人，一
个城市能有这样的学者，是城市
之幸。一个学校能有这样的校长，
是学校之幸，更不必说还有像季
羡林这样的学生。

红瓦白瓦之痛

济南的初春四月，明媚阳光
下，三三两两游人步行于大明湖
畔，偶尔能看到端坐于岸边长凳
上低头看书的人，任湖风打面而
无动于衷。

辛亥后不久，山东知识界一
群志同道合者联合出资，选中了
大明湖畔这片风景秀丽之地，给
这个初始只租了几间屋子的“学
校”取了个相当大气的名字———
正谊中学。

所谓“正谊”，出自董仲舒“正
其谊不谋其利”，意思是言行要合
乎正义，不谋个人私利。

肇始于近代的私人学校，大
都带有某种理想色彩，正谊中学
也不例外：在旧王朝已被推翻，新
思潮不断吹入的大背景下，官办
学校在办学思想和教学方法上的
陈规陋习，引起眼光开阔、思路活
跃的人们强烈不满。

很多筹办人包括鞠思敏在
内，都是同盟会会员，他们接受过
新式教育，“希望能借这个学校实
现自己的理想。”4月9日下午，对
济南历史颇有研究的学者魏敬群
翻着一本泛黄的书评价道。

这是一群愿意使劲推动时代

磨盘，不愿被裹挟而行的人，在他
们眼里，传统发展模式好似老牛
拉破车，早就该被呼啸而过的机
车式的狂飙突进所取代，一切都
向“新“看齐，包括学校和教育。

已经小有名气的鞠思敏被推
举为校长。在很多人眼中，这个留
着一字胡的中年男人沉稳而有思
想，为人低调而不争强好胜。

更重要的是，没有谁比鞠思
敏更爱护学生，他忠实贯彻因材
施教的现代教育理念，从不认为
学生学习不合格就得被开除。

后来事情的演变也证明这位
新式教育的推行者，确实身体力
行自己的主张：主政正谊中学多
年，他创下从未主动开除过一个
老师或学生的记录。

当年接过正谊中学这个“一
穷二白”的担子的时候，鞠思敏不
曾想到，这份事业不仅属于他，更
与这个城市再也无法分割。

因是私立学校，很难受惠于
官方资助，这所年轻的学校自成
立起，运营一直捉襟见肘。当时流
传的一首歌谣可见一斑：“破正
谊，烂育英，呱呱叫的上一中”。

一中为公立，师资雄厚、生源
充足。正谊与育英同为难兄难弟，
在这里工作的很多老师属义务代
课，不收分文。

战乱频仍年代，理想无疑是
脆弱的，随时可能被无情的现实
所动摇。

宁静的课堂第一次被打破，
是在1928年。这一年，日本人以保
护侨民为借口进驻济南，制造了

“五三惨案“并残忍杀害了当时刚
刚到此两天的国民政府外交部山
东交涉员蔡公时。蔡公时牺牲地
经四小纬六山东交涉公署，距正
谊中学不足5公里。

现在已经很难想见，当年端
坐于大明湖畔教室里的中学生
们，会是何种想法。但他们校长的
愤怒，却影响了不止一届学生。

该校校友、民国史研究专家
孙思白回忆，惨案发生后，正谊学
校的校舍被炮火轰炸，到处一片
瓦砾。刚刚修葺的北楼红瓦顶中
镶嵌着若干片白瓦，南楼的白瓦
顶中夹杂着若干红瓦。后来他才
听说，这正是鞠思敏要求的，意在
让学生记住那段痛心的历史。

惨案一周年时，鞠思敏以低
沉音调讲述这段国耻，“这时向窗
外望去，大明湖中正有几只日本
人的游船，在室内我们能够清晰
听到（日本人）哇啦哇啦的喧嚣号
叫之声”。面对此情此景，讲台下
的学生们无不放声痛哭。

“再没有比这更生动的爱国
主义教育了。”孙思白说。

从1913年到1937年，鞠思敏
与人合办济南教育书社，后来还
曾担任省立第一师范校长，但无
论何时都未曾放弃这片培育理想
之地。正谊中学奇迹般坚持了下
来，并越办越大，成为济南私立学
校中的佼佼者。

抵制奴化教育就是报国

如果不是1937年的那场民
族劫难，正谊中学或许会有更
多光辉业绩。日本人的到来，改

变了这一切。
彼时，生于1872年的鞠思

敏已过花甲之年，1933年的一
场恶性疟疾已使他元气大伤，
由于平时将自己的工资贴补到
正谊中学，鞠家的日子始终捉
襟见肘，最后养老的小房子也
是师友亲朋凑资才得以购买。
日军到来之时，罹患多种老年
疾病的鞠思敏早已难以支撑。

同时，性格耿直的鞠思敏
不愿做日伪政权下的官，但又
不忍心放弃一手创办的这所寄
托着自己理想的学校。

“自己人管理，至少还能做
些‘曲线’抵抗。”对于鞠思敏当
时面临的困境，对济南文史掌
故颇为熟悉的魏敬群分析，直
接让日本人接管，“‘曲线’反抗
的余地就非常小了。于是，正谊
中学校史上第二位重要人物出现
了——— 他就是綦际霖。”

綦际霖要比鞠思敏小15岁，
但论对正谊中学的贡献，綦际霖
丝毫不逊于鞠思敏。

同样是接受新式教育，从山
东省师范学堂理化科毕业的綦际
霖在15年的教师生涯中，曾于
1930年至1933年间，接管过正谊
中学，对这所有“个性”的学校，他
并不陌生，并将之发扬光大。

綦际霖一开始也不想做这个
校长，但鞠思敏的一席话让他担
起了这个重任：“正谊中学之所以
在那么多学校南迁或闭学的情况
下复学，一方面是为了让正谊中
学的校舍、校界、图书、仪器不至
于被汉奸学校所吞没，更重要的
是在教育阵地为国家努力保存一
片干净的土地，不让奴化教育污
染整个教育阵地。”

鞠思敏的话显然打动了当时
同样怀有家国情怀的綦际霖，以
至于他曾不止一次转述鞠思敏对
他说过的这句话：“我们的力量就
那么大，能对奴化教育抵制一分
就是报国一分，能抵制十分就是
报国十分。”

但在周围日伪的严密控制
下，别说报国，只是生存下去就已
殊为不易。

根据山东学者钟春翔的研
究，甫一沦陷，日本人便将“为侵
略战争服务”确立为教育的主要
方针，宣扬“中日两国同文同种，
为了自卫，中日两国必须亲善,共
存共荣，共同建设东亚新秩序”等
谬论。同时，日军通过新民会等反
动组织，将奴化教育的触角延伸
到全社会，学校师生稍有不从，轻
则逮捕，重则杀害。

1940年，因为教学生唱“大路
歌”、“开路先锋”等进步歌曲，济
宁明德小学校长赵守真被打成重
伤，3位教员被捕，其中一位在狱
中被折磨至精神失常。

“他不给日本人来硬的，但就
是不按他们的意思办。”4月10日，
曾在解放后与綦际霖搭档的济南
三中老校长刘承宏，仍将这位老
同事称为自己的“良师益友”。

刘承宏眼中“笑容可掬、平易
近人”的綦际霖，面对日本人丝毫
不落下风。

日伪时期曾执教于正谊中学
的吴明岗，这样记载綦际霖与日

本人的斗争策略：不是直接、“露
骨”地抵制奴化教育，而是十分谨
慎、机智。

“比如历史课，讲日本是受了
中国文化的影响、熏陶，才开始从
野蛮时期进入文明时期的，不用
添枝加叶，只是如实地讲历史事
实，很自然地增加了学生的民族
自信心和自豪感，无形中抵制了
奴化教育，还不让汉奸们抓到岔
子。”刘承宏说，“要知道，很多时
候日本人的督学就在教室里，稍
有不慎，就会惹来灾祸。”

即便在这种恐怖氛围里，綦
际霖依然没有忘记最基本的爱国
教育。根据学者魏敬群记载，他给
学生上历史课，开始是坐在讲桌
后，讲到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
割让台湾之事，呼地站起身来，声
泪俱下，“诸生动容，哭成一片”。

办学不看形势是危险的

因为承载理想，正谊中学一
直在走一条不同寻常之路。

鞠思敏常说，希望自己的学
生“有主张，有见解，有头脑”，对
学生的政治信仰从不干涉。不仅
如此，身为同盟会会员的他，还带
头参加各种爱国运动，并以“不开
除一名师生”的信条，保护了大批
追求进步却被当时的国民党当局
所不容的爱国师生。

这个传统被綦际霖继承。
沦陷期间，綦际霖雇用的教

员中，有领导过“一二九“学生运
动的知识分子，有侄女在根据地
从事革命工作的“共匪”家属，还
有奉中共山东分局指令以教师身
份掩护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
员，对于这些人的身份，綦际霖心
知肚明却从不干预，甚至还曾冒
险救助过一位共产党员教师。

这并非偶然，“他认为，关门
办学、不看形势是危险的，学校环
境不能与社会隔绝，必须时时洞
悉社会的信息和动态。他团结了
进步教师，自己带头订阅上海、北
京两地出版的进步刊物。”刘承宏
解释道。

当一个人的理想能够与一群
人的理想相容时，必定碰撞出更
加灿烂的希望火花。

1944年，几次力拒日本人邀
请出任伪教育厅长要求的鞠思
敏，在极度穷困中走到了自己人
生的尽头，弥留之际，告诫子女要

“奉公守法”，又艰难地吐出“学
校”二字。

那个时候，他脑海中回想的，
或许还有自己几年前说过的话，

“谁说书生不能救国，如此（即教
育）就行。”

话音未落，人却无力支撑，这
是一种怎样的不甘心？

可以让他欣慰的是，自己选
定的继承者綦际霖，将这分理想
稳稳当当地托举了下去，一直到
抗战胜利。

解放以后，正谊中学被改
为公立十七中，改革开放以后，
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发展了职
业教育，后又改为济南艺术学
校。

看似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
们，就是用这样一种方式，延续了
自己的理想，为这个国家播下希
望。

（感谢济南文史研究者魏敬
群先生，济南三中老校长刘承宏
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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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正谊中学“书生救国”

抓抓住住教教育育这这杆杆枪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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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是旧时代的守
望者，又是新时代的掌舵
者。站在新旧交替的历史
当口，迎接他们的不是光
明坦途，而是风雨飘零、
处处滴血的家园。

旧理想的崩塌固然
让人痛不欲生，新生命的
成长却又让人看到希望。
战火纷飞年代，无力改变
现实，便选择默默坚守理
想，即便可能时刻面临血
与生命的代价。

看似手无缚鸡之力
的书生们，就是用这样一
种方式，延续自己的理
想，播下希望。

济南正谊中学正是
那个时代理想的化身，前
后两任校长都属于这样
的守望者。

如今济南大明湖路
35号二层小楼，仿造了原
正谊中学的南教学楼。

鞠思敏

綦际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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